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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旅
人
的
眼
睛 

 
 
 
 
 

  
   

 

張
讓 

 

我
喜
歡
旅
行
。
或
者
說
，
需
要
旅
行
。
經
常
便
會
有
坐
立
不
安
的
情
緒
，
覺
得

應
該
走
了
。
不
管
到
哪
裡
，
總
之
拔
腳
離
開
這
裡
。
而
我
很
清
楚
問
題
只
在
﹁
這

裡
﹂
和
﹁
那
裡
﹂
，
是
欲
掙
脫
時
空
的
企
圖
，
是
打
破
現
實
的
渴
望
。
而
所
謂
現

實
，
是
四
面
八
方
，
物
質
和
心
靈
無
法
超
越
的
局
限
。
我
不
談
時
光
旅
行
或
永

恆
，
我
只
談
一
點
叛
逆
的
自
由
：
做
自
己
真
正
想
做
的
事
。 

 

 

有
的
日
子
，
氣
溫
和
陽
光
正
好
，
和
小
箏
坐
在
後
院
，
面
對
一
小
片
樹
林
和
草

地
，
看
頂
上
的
天
空
，
在
樹
林
間
飛
掠
的
小
鳥
，
聽
蟲
鳴
和
鳥
叫
，
感
覺
微
風
拂

過
肌
膚
，
一
邊
讀
書
，
一
邊
和
小
箏
說
話
，
那
種
從
生
活
和
時
間
走
了
出
去
的
無

重
量
感
，
恍
惚
便
給
我
旅
行
的
感
覺
。 

 

 

旅
行
或
不
旅
行
，
都
使
我
思
索
旅
行
的
意
義
。
我
想
的
是
旅
行
的
需
要
和
目

的
：
為
什
麼
旅
行
？ 

 

 

早
先
我
已
經
決
定
人
不
可
能
在
家
裡
旅
行
，
因
為
旅
行
必
然
的
條
件
是
離
開
。

也
就
是
，
旅
行
追
求
的
是
空
間
的
移
動
。
更
進
一
步
說
，
以
空
間
的
變
化
換
取
時

空
的
擴
張
和
延
長
。
因
此
人
不
可
能
旅
行
而
不
離
家
，
正
如
不
可
能
既
站
著
又
坐

著
。
然
而
這
時
我
發
現
旅
行
與
其
說
是
時
空
的
移
動
，
不
如
說
是
心
境
的
變
動
。

旅
行
不
管
再
怎
樣
匆
忙
緊
張
，
因
為
是
自
願
而
不
是
被
迫
，
它
的
快
樂
來
自
這
種

必
然
的
輕
鬆
之
感
。
而
這
種
卸
去
壓
力
的
輕
鬆
之
感
，
不
過
是
情
緒
的
一
種
變

化
，
有
時
只
在
一
念
之
間
，
和
距
離
無
關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旅
行
終
極
的
意
義
不
過

是
一
種
心
境
。
讀
書
、
看
電
影
、
散
步
的
平
常
愉
悅
，
無
非
也
就
是
精
神
上
的
旅

行
。
而
這
種
精
神
旅
行
的
極
致
便
是
詩
，
所
以
法
國
詩
人
保
羅
發
樂
理
說
：
﹁
詩

必
然
是
心
靈
的
假
期
。
﹂
像
我
坐
在
後
院
，
心
神
透
明
如
大
氣
，
時
空
已
經
不
重

要
。
而
實
際
的
旅
行
，
往
往
不
超
越
坐
在
自
己
後
院
的
興
致
，
只
是
一
場
乏
味
徒

勞
的
過
程
。 

 

 

我
心
目
中
的
旅
行
不
包
括
艱
苦
困
掙
，
重
要
在
某
種
時
空
的
轉
換
，
心
理
上
的

更
新
。
像
一
種
人
為
的
，
精
神
的
季
節
。 

 

 
 
  

能
在
一
個
陌
生
的
地
方
，
走
過
陌
生
的
街
道
，
以
平
常
沒
有
的
雍
容
和
優

閒
，
不
急
著
到
哪
裡
去
，
只
是
為
了
﹁
在
﹂
｜
現
在
，
這
裡
。
旅
行
的
荒
謬
和
驚

喜
在
我
們
必
須
千
里
跋
涉
以
換
取
﹁
在
﹂
的
心
境
，
必
須
到
一
個
遙
遠
陌
生
的
地

方
以
實
現
生
命
在
現
實
中
失
落
或
從
來
欠
缺
的
氣
象
：
一
種
美
，
一
種
境
界
，
或

竟
只
是
短
暫
放
縱
的
奢
侈
，
童
年
的
召
喚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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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花
樹 

 
 
 
 
 
 
 

     
   

畢
璞 

 
 

世
間
上
有
許
多
事
往
往
費
盡
心
力
去
追
求
而
不
可
得
；
但
是
，
也
常
會
在
無
意
中

得
到
企
盼
已
久
的
事
物
。
這
種
﹁
失
﹂
的
惆
悵
和
﹁
得
﹂
的
驚
喜
，
不
論
事
情
的
大

小
，
在
身
受
者
的
心
中
多
少
會
形
成
一
種
衝
激
，
使
得
平
淡
的
人
生
，
泛
起
了
微
微
的

波
瀾
。 

 
 

日
前
，
曾
經
為
了
避
免
人
潮
，
在
花
季
開
始
之
前
，
與
女
友
數
人
前
往
陽
明
山
欣

賞
早
梅
。
然
而
，
也
許
花
期
未
到
，
那
些
光
禿
禿
的
，
不
知
是
梅
還
是
櫻
的
枝
頭
上
，

只
不
過
點
綴
著
疏
疏
落
落
、
怯
生
生
、
瘦
伶
伶
的
幾
朵
單
薄
白
色
花
兒
，
一
點
兒
美
感

都
沒
有
，
使
得
我
們
乘
興
而
去
，
敗
興
而
返
。 

 
 

前
兩
天
，
偶
然
從
我
家
附
近
一
條
我
極
少
經
過
的
小
徑
走
過
，
偶
一
抬
頭
，
那
幢

深
院
大
宅
的
高
高
圍
牆
內
，
赫
然
聳
立
著
一
樹
艷
紅
的
繁
花
，
使
得
它
旁
邊
的
群
樹
完

全
失
色
。
喝
！
踏
破
鐵
鞋
無
覓
處
，
得
來
全
不
費
工
夫
，
何
必
迢
迢
遠
路
跑
到
陽
明
山

去
人
擠
人
的
看
花
呢
？
如
此
艷
麗
的
一
株
花
樹
，
不
就
在
距
離
我
家
不
到
五
分
鐘
的
路

程
內
嗎
？ 

 
 

隔
著
圍
牆
，
我
癡
癡
地
向
內
抬
頭
眺
望
。
那
棵
花
樹
起
碼
有
兩
丈
高
，
枝
椏
濃

密
，
開
滿
了
紅
灼
灼
的
小
花
，
這
些
小
花
一
叢
叢
、
一
簇
簇
的
倒
垂
著
、
盛
放
著
，
我

一
看
，
就
確
定
是
櫻
花
，
而
且
一
點
疑
惑
也
沒
有
。 

 
 

冰
雪
之
姿
的
梅
花
不
是
這
個
樣
子
的
，
即
使
是
盛
開
，
也
只
是
綴
在
枝
頭
而
不
會

成
簇
地
垂
吊
著
；
比
起
來
，
疏
影
橫
斜
、
暗
香
浮
動
的
梅
花
，
在
格
調
上
比
櫻
花
高
雅

得
多
了
。
正
如
東
瀛
少
女
也
有
楚
楚
動
人
的
，
但
總
嫌
小
家
子
氣
，
哪
有
我
們
中
華
美

女
的
國
色
天
香
、
雍
容
華
貴
？ 

 
 

儘
管
如
此
，
在
鬧
市
的
路
旁
，
這
樣
滿
枝
紅
雲
的
花
樹
，
還
是
占
盡
風
情
，
極
其

出
色
的
。
我
癡
立
牆
外
好
一
會
兒
，
把
這
一
樹
怒
放
的
櫻
花
端
詳
夠
了
，
這
才
依
依
不

捨
地
離
去
。
在
它
們
還
沒
有
凋
謝
之
前
，
我
還
會
再
來
的
；
我
怎
能
放
棄
這
個
在
市
廛

賞
花
的
良
機
？ 

 
 

偶
然
看
到
盛
開
的
櫻
花
是
一
次
驚
艷
，
想
不
到
，
另
一
天
，
我
又
在
另
外
一
條
馬

路
旁
，
意
外
地
看
到
了
滿
樹
變
紅
的
楓
葉
，
湊
成
了
兩
次
驚
艷
。 

 
 

楓
樹
本
來
就
是
我
最
喜
愛
的
樹
，
它
夏
天
裡
茂
密
的
濃
蔭
和
秋
冬
後
斑
斕
的
彩
葉

都
是
我
所
欣
賞
的
；
可
惜
，
在
寶
島
上
難
得
看
到
紅
葉
，
偶
然
一
睹
，
雖
則
紅
而
不

艷
，
又
只
是
孤
零
零
的
一
棵
，
我
仍
然
感
到
狂
喜
。
徘
徊
樹
下
良
久
，
很
想
掇
拾
一
兩

片
回
去
作
紀
念
，
楓
樹
卻
是
吝
嗇
得
連
一
片
枯
葉
都
不
肯
飄
下
。 

 
 

滿
樹
繁
櫻
和
變
紅
的
霜
藥
都
是
我
一
直
渴
望
看
到
而
沒
有
機
會
看
得
到
的
；
如

今
，
卻
在
兩
日
之
內
無
意
中
看
到
了
，
人
生
的
得
與
失
，
又
豈
能
逆
料
？
兩
次
小
小
的

驚
艷
，
在
別
人
眼
中
也
許
只
是
微
不
足
道
；
而
我
，
便
已
深
深
感
謝
大
自
然
的
賜
予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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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、
桂
花
雨 

 
 

 
    

 
 
 
 

  

琦
君 

 
 

中
秋
節
前
後
，
就
是
故
鄉
的
桂
花
季
節
。
一
提
到
桂
花
，
那
股
子
香
味
就
彷
彿

聞
到
了
。
桂
花
有
兩
種
，
月
月
開
的
稱
木
樨
，
花
朵
較
細
小
，
呈
淡
黃
色
，
臺
灣

好
像
也
有
，
我
曾
在
走
過
人
家
圍
牆
外
時
聞
到
這
股
香
味
，
一
聞
到
就
會
引
起
鄉

愁
。
另
一
種
稱
金
桂
，
只
有
秋
天
才
開
，
花
朵
較
大
，
呈
金
黃
色
。
我
家
的
大
宅

院
中
，
前
後
兩
大
片
曠
場
，
沿
著
圍
牆
，
種
的
全
是
金
桂
。
唯
有
正
屋
大
廳
前
的

庭
院
中
，
種
著
兩
株
木
樨
、
兩
株
繡
球
。
還
有
父
親
書
房
的
廊
簷
下
，
是
幾
盆
茶

花
與
木
樨
相
間
。 

  
  

小
時
候
，
我
對
無
論
什
麼
花
，
都
不
懂
得
欣
賞
。
儘
管
父
親
指
指
點
點
地
告

訴
我
，
這
是
凌
霄
花
，
這
是
叮
咚
花
，
這
是
木
碧
花…

…

我
除
了
記
些
名
稱
外
，

最
喜
歡
的
還
是
桂
花
。
桂
花
樹
不
像
梅
花
那
麼
有
姿
態
，
笨
笨
拙
拙
的
，
不
開
花

時
，
只
是
滿
樹
茂
密
的
葉
子
，
開
花
季
節
也
得
仔
細
地
從
綠
葉
叢
裏
找
細
花
，
它

不
與
繁
花
鬥
豔
。
可
能
是
桂
花
的
香
氣
味
，
真
是
迷
人
。
迷
人
的
原
因
，
是
它
不

但
可
以
聞
，
還
可
以
吃
。﹁
吃
花
﹂
在
詩
人
看
來
是
多
麼
俗
氣
。
但
我
寧
可
俗
，
就

是
愛
桂
花
。 

  
  

桂
花
，
真
叫
我
魂
牽
夢
縈
。
桂
花
是
糕
餅
的
香
料
。
桂
花
開
得
最
茂
盛
時
，

不
說
香
聞
十
里
，
至
少
前
後
左
右
十
幾
家
鄰
居
，
沒
有
不
浸
在
桂
花
香
裹
的
。
桂

花
成
熟
時
，
就
應
當
﹁
搖
﹂
，
搖
下
來
的
桂
花
，
朵
朵
完
整
、
新
鮮
，
如
任
它
開
過

謝
落
在
泥
土
裹
，
尤
其
是
被
風
雨
吹
落
，
那
就
濕
漉
漉
的
，
香
味
差
太
多
了
。﹁
搖

桂
花
﹂
對
於
我
是
件
大
事
，
所
以
老
是
盯
著
母
親
問
：﹁
媽
，
怎
麼
還
不
搖
桂
花

嘛
？
﹂
母
親
說
：﹁
還
早
呢
，
沒
開
足
，
搖
不
下
來
的
。
﹂
可
是
母
親
一
看
天
空
陰

雲
密
布
，
雲
腳
長
毛
，
就
知
道
要
﹁
做
風
水
﹂
了
，
趕
緊
吩
咐
長
工
提
前
﹁
搖
桂

花
﹂，
這
下
，
我
可
樂
了
。
幫
著
在
桂
花
樹
下
鋪
篾
簟
，
幫
著
抱
桂
花
樹
使
勁
地

搖
，
桂
花
紛
紛
落
下
來
，
落
得
我
們
滿
頭
滿
身
，
我
就
喊
：﹁
啊
！
真
像
下
雨
，
好

香
的
雨
啊
！
﹂ 

  
  

桂
花
搖
落
以
後
，
全
家
動
員
，
揀
去
小
枝
小
葉
，
鋪
開
在
簟
子
裹
，
曬
上
好

幾
天
太
陽
！
曬
乾
了
，
收
在
鐵
罐
子
裹
，
和
在
茶
葉
中
泡
茶
，
做
桂
花
滷
，
過
年

時
做
糕
餅
。
全
年
，
整
個
村
莊
，
都
沉
浸
在
桂
花
香
中
。 

  
  

我
回
家
時
，
總
捧
一
大
袋
桂
花
回
來
給
母
親
，
可
是
母
親
常
常
說
：﹁
杭
州
的

桂
花
再
香
，
還
是
比
不
得
家
鄉
舊
宅
院
子
裹
的
金
桂
。
﹂ 

  
  

於
是
我
也
想
起
了
在
故
鄉
童
年
時
代
的
﹁
搖
花
樂
﹂，
和
那
陣
陣
的
桂
花
雨
。 


